
毛主席手书“模范医生”
锦旗赠与阿洛夫

安德烈·阿洛夫，苏联人，毕业于莫斯科
第一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参加苏芬战
争及苏德战争，具有丰富的野战救护经验，是
苏联颇负盛名的野战外科专家、医科大学教
授。!"#$年 %月，奉斯大林之命，这位年仅 &'

岁的教授来到延安。
毛主席热烈欢迎了阿洛夫。有关部门为他

配备了专职炊事员、勤务兵，在苏联待过几年的
女干部则被派去给他当翻译兼秘书，毛主席还
特意赠送他一匹小黄马。他翻身上马奔驰了一

圈儿，跳下马后给它取了个名字：马什卡。
中共七大前，毛主席指示卫生部给前来

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 !(位首长
和前方来的十位首长体检治病。这些人多年
在前方打仗，条件艰苦，身体都很差。彭德怀拉
了十年痢疾，一直在靠喝石灰水治病。刘少奇
肠子下坠，顿顿吃稀饭。任弼时心脏病很重。

当时延安正值整风运动，医院医生被怀
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靠不住。来延安只有
半年的阿洛夫却被选进了医疗组，其中还有
长征干部罗日运的夫人、护士季明。所用的医
疗器材则是宋庆龄捐赠或阿洛夫带来的。可
见刚来的阿洛夫当时深受中共领导的器重。

战争年代，我军最为缺乏的就是野战外
科医生，中央决定先从培养高级医生开始。来
自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陕甘宁边区和三
五九旅的刘夕青、叶青山、曾育生、李资平、靳
来川和潘世征，这六位卫生部长都曾被调到
延安中央医院，接受阿洛夫的亲自培训。

他们都是我父母的朋友，常到我家做客。
据我母亲苏菲回忆，这些高级医官被阿洛夫
当做苏红军战士一样训练、训斥，每天天不亮
就得去出操、跑步、爬山。这些经过了长征，又
在后方过了八年的“老医官”实在跑不动了，
何况小米饭、土豆菜的伙食根本没法与阿洛

夫的面包加肉罐头比。阿洛夫叫道：“战地医
生没有强壮体魄就无法应对战争，一场战役
下来，在你身边是排着队躺在担架上的伤员，
他们在等着你为他们做手术，你们必须有强
壮的身体！”

阿洛夫有着和白求恩一样的战地外科手
术经验，又当过医学院的教授，这六位军区卫
生部长都被他培养成了专家，解放后又成为
卫生部门的部级领导。这样的高级学员，阿洛
夫亲自培养了二十多位，他们又培养了一批
又一批的卫生界骨干医生。

!")$年 "月，应阿洛夫请求，中共中央为
他批建了有四台手术台的手术室，毛主席亲
自在手术室门上题写“治病救人”四个大字。
在这里，病人既有前线下来的干部、战士，也有
延安的中央首长和普通百姓。阿洛夫夜以继
日地手术、看伤、除病，有时甚至一连工作 !%

个小时。有个病人脚化脓了，已经决定截肢，而
阿洛夫保住了他的脚。他曾救活两个孩子，孩
子的母亲为两个孩子起名“院生”和“院成”。劳
动英雄炼铁时脚被铁水烫伤了，赶大车的刘
殿忠被车轮碾伤了，阿洛夫都给治好了。百里
外的群众骑驴赶车来找这个外国人看病。

为感谢阿洛夫，当地群众把他住的枣园
后沟改名“阿洛夫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将毛主席手书“模范医生”的锦旗授予
阿洛夫。!"))年 *月 $(日、$"日，《解放日报》
连续两天刊登阿洛夫的事迹。白求恩在解放
区工作了一年八个月，而阿洛夫工作了五年。

他是“我的阿洛夫叔叔”
我的父亲马海德从红军到陕北后就是毛

主席的保健医生。为了工作方便，我家和毛主
席、江青一家住一个院子里。我母亲在上海演
电影时就认识江青，江青还把我母亲一件旧
毛衣拆了，再一针针给我母亲织了件新毛衣。
我的漂亮妈妈穿着这件毛衣，在周六晚上的
舞会上吸引了所有穿灰土布衣服的人的目
光。听母亲讲，那时江青对毛主席很好，主席
吃饭时要么讲个没完，要么想着事情闷头吃
饭。江青总是把他爱吃的菜放到他眼前，或夹
到他的碗里。“文革”时，在北京电影厂的母亲
吃尽苦头，但她没去找高举着“文革”大旗的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母亲说，她已经
不是当年给主席夹菜的江青了。

阿洛夫的住处离我们的住处也很近，主
席也常请阿洛夫做客和看病。在主席的安排
下，我父亲和阿洛夫认识了。不过，听我母亲
讲，他俩在医术上是不交流的，“一个用英文
开药，—个用俄文开药”。

阿洛夫特别喜欢我，教我用俄语叫他“阿
洛夫叔叔”。他常常叫勤务员接我去喝下午
茶，我看着他用高大的、亮晶晶的俄式茶壶给
我烧水沏茶，在桌上还放有方糖和饼干，那是
我的最爱。他还把我抱在怀里骑马外出打猎，
打些野鸡、兔子。我们有时还在河滩上用枪打
石头玩。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最得意的作品
是把我化装成头上受伤，抽着烟，喝着酒，桌
上又是枪又是刀的样子。他认为这样才是一
个真正勇敢的男孩。母亲说：“咱们家和阿洛
夫的关系很好，来往很勤，不过不记得他到咱
们家吃过饭或邀我们去他那里喝茶。只有你，
倒是他家的常客。他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在延安的苏联医生阿洛夫（1） ! 周幼马

在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看病
的医生，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
另一个是苏联医生阿洛夫。

阿洛夫是斯大林亲自派往延
安的外科医生，也是唯一一名为毛
泽东、中共七大中央书记处五大书
记和政治局委员查体看病的医
生，我军卫生界首批高级人才也
是阿洛夫亲自培养起来的。他被
毛泽东誉为边区的“模范医生”。

阿洛夫的另一个身份是苏共
派驻延安的情报小组成员，负责
向斯大林提供中共政军的情报。
在西柏坡，他又是斯大林和毛泽
东之间的联络员。作者周幼马为
马海德之子，出生在延安，幼时备
受阿洛夫喜爱；其父马海德曾与
阿洛夫在延安共事。作者的亲历、
亲见、亲闻，是对这段历史的重要
补充。

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 ! ! ! ! ! ! ! !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别看远程导弹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它对
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发射筒内必须保持恒温。
为此，在导弹装载上艇后，全艇官兵不分昼
夜，精心守护“国宝”。

+"((年 "月 !%日，杜永国指挥导弹核
潜艇驶向发射海域。同一时刻，北京发射指
挥中心。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在海军司
令员张连忠、政治委员李耀文以及国防科工
委主任丁衡高、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
中国船舶总公司总经理胡传治的陪同下，观
看发射实况。刚一落座，刘华清就将导弹核
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招呼到自己身边，小声
问道：“试验安全是否能确保？会不会出现问
题？”尽管黄旭华与刘华清相识相知已近 &,

年，但这个问题还是令黄旭华一时不知如何
回答是好。见黄旭华面露窘容，刘华清语气
肯定地安慰道：“只要认真负责，周密细致，就
会避免事故发生。”
海上发射场区实况清晰地呈现在电子荧

屏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杜永国下达发射
令。潜艇上下一颤，“巨浪一号”远程弹道导弹
跃出水面，直刺苍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飞
去。当乳白色的洲际弹道导弹从水下腾空而
起，并准确溅落预定海域的画面精彩呈现时，
刘华清和前方将士一样，禁不住热泪涌流。这
是激动的泪，这是自豪的泪，这是圆梦的泪！

核潜艇水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获得成
功，以及最大自持力长航、极限深潜和出岛链
远航等重大试验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核潜
艇部队已经迈向以战斗力建设为中心的更新
换代的发展新阶段。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
刘华清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年 &月 ..

日，刘华清和李耀文在听取北海舰队政委李
长如、副司令员潘友宏的汇报后，专门就加强
核潜艇部队全面建设讲了六个方面的意见。
从核潜艇驻泊基地军事禁区设置，到核潜艇
配套工程建设；从核潜艇装备后勤保障，到官
兵生活福利待遇；从核潜艇部队领导班子建

设，到艇队人员编制配备，刘华清都
作出了明确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是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半
年来，首次听取北海舰队主要领导的
工作汇报。但除了核潜艇部队建设，
他对舰队其他方面工作未置一词，一

股脑儿全部推给了李耀文政委。由此不难看
出，核潜艇部队在他心中占有怎样的分量。

+"()年 ++月 %日，刘华清应邀访问英
国，在参观克莱德潜艇基地时，英国海军核潜
艇及常规潜艇完善的作战训练、安全修理、后
勤保障体制机制与配套设施，给他以极大启
示：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既要有先进的技术装
备，又要有配套完整的基地建设，才能形成强
大战斗力。当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第二
天一早，他就向随访的海军装备部部长郑明
交代，回国后一定要把核安全机制建立起来。
他嘱咐道：“我们的核潜艇一定要为国争光，
而绝不能给国家添乱！”

+"(*年 )月 .*日，苏联发生震惊世界
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惨剧引起中
国党政军高层对包括核潜艇在内的“核安全”
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刘华清在第一时间
作出反应：筹组海军核安全局，加强核安全法
制建设和统一管理。

+"('年 "月 .*日，海军“核安全座谈
会”在北京召开，刘华清自始至终参与座谈讨
论。“核潜艇每次一出现问题，就在脑子里打
转转。”刘华清坦承他的担忧与压力，“一个
安全性，一个可靠性，一个战斗力，这三个方
面都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心里没有底。”
“说实在的，管理 +,,条常规潜艇也没有

管理几艘核潜艇花费的精力大。”刘华清再
次表明他的看法：管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的
难度大于管一个陆军集团军。而且随着时代
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会更高、更尖端、更
复杂。所以，我们决不能把它小看了。

刘华清指出，我们的核潜艇已经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
刻。如果解决不好安全、可靠和形成战斗力
三大问题，过去几十年多少万人参与的这项
尖端工程就会前功尽弃，花出去的巨额投资
也就白费了。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了，第一代
核潜艇真正发挥了作用，再搞第二代核潜艇
就有了很好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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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对祖堃讲了

忽听见厕浴间传来漱口声，听得出是心
舫，娇鹂赶紧找出一袋山芋干给她，谁知对方
回答：“我牙齿刷过不吃东西的。”小夫妻俩吃
完饭，内甬道灯已关了。起居室、卧室的门虚
掩着，娇鹂心想时间已晚，没必要再跟他们聊
母亲的病了，不如明天再说吧。乡下忙活了一
个来月，加上旅途劳顿，确实也乏
了，正该回去休息了。他们隔着门，
跟娘舅妗母告辞，可想起明早买小
菜的事还没说定当，又折回，隔着卧
室门问了妗母，只听回答说：“呦，那
怎么敢当？明早就不劳驾了。”

回到小房间，娇鹂原想问问丈
夫，怎么娘舅家气氛有点不对？可一
挨枕头，立刻就睡着了。一觉醒来，
祖堃已去上班，再抓过闹钟一看，快
到上午十点钟了。娇鹂赶紧跑到七
层楼娘舅家里，只见妗母自己正在
水槽边拿着鱼刮鳞破肚。娇鹂说了
声“真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就去
接馥贞手里的东西。可她并没松手，
只说：“呦！洗点河鲫鱼算啥？我嫁到
席家，上有老下有小，不都是一个人
对付？哪有这样娇滴滴？……”

矮桌上，见礼物还老样子摆着，没动过，
娇鹂便把自己娘家送给娘舅妗母及家人的土
产山货一一同她说了。见娇鹂抬出了长辈，开
口闭口娘家，馥贞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只管谢
过收下。趁这个当儿，娇鹂巧妙地提到了母亲
生重病，才刚说了几句，馥贞就截住了她的话
头，说：“不就是漆疮么？”
馥贞边说边拿着菜刀剁肉饼子，剁久了

手酸，娇鹂便涎着脸要跟她换个手，不由分说
便夺过菜刀，谁知馥贞啐了一口：“活抢活夺
做什么！碰伤算谁的？”接着，娇鹂像往常那样
开始淘米做饭，可突然铜水龙头里的水停了，
原来是馥贞伸手拧了一下。那只手，缠了一截
白纱布。娇鹂以为是刚刚夺刀给闹的，忙向妗
母赔不是；馥贞淡淡地说，那是冻疮，不搭界
的。刚吃了中饭，杏花大嬷抢在娇鹂前头，拾
掇起桌子来，一面笑言“你歇一歇，不用忙”！
有了上午的尴尬，娇鹂索性不跟她争了……
晚上回到工房里，娇鹂把今天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对祖堃讲了，祖堃一味装戆。娇鹂

说：“……讲好听点我是外甥新妇，实际上还
不是娘姨一个？现在人家横歇一歇，竖不用
忙，这不是存心要我好看么？算什么意思？”祖
堃舌头上打个滚，只说：“总之，搞‘三反五反’
了，资本家是剥削阶级，要改造了。有的人家，
甚至连娘姨———用现在的话说叫‘劳动大姐’
———也不敢再用了。妗母现在开口闭口‘我也

吃过苦！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呀’！什么
事都抢着做，连杏花大嬷也空多了！
你想，人家不叫你享福，叫谁？”这么
一说，娇鹂恍然想起，这回看到妗母
娘舅，一个波浪卷头发不烫了；一个
西装领带不见了，换了身青灰布料人
民装……正聊着，谁知祖堃冒了一
句：“只要我们自己争气点，不怕别人
看不起。”

联想起娘舅家一张张冷粥面孔，
娇鹂更感到他话里有话，便一再追问
为什么要这样说？难道有事瞒着她？
祖堃懊恼自己失言，妻子又是“踏到
尾巴头会动”之人，怎会觉察不出？于
是便从实说来：“……有一趟以为我
没在，奇巧被我刮着两句。好像讲乡
下邻舍看到你娘身体好好的，哪来重

病？娘舅妗母听了特别生气，以为我们都在骗
他们……我一张嘴哪能说得过三张嘴呀。”娇
鹂脸上骇然变色，愤愤说：“我娘差点死了，棺
材都摆在堂前，他们连问一声都没有，这就不
说了；现在，反倒一口咬定这是假的。太冤枉
了，太冤枉了！”祖堃劝她别哭了，想一想有谁
会在暗中捣鬼？这话倒提醒了娇鹂，便记起阿
婵那天来订笠帽……娇鹂说：“有谁？还不是
你的旧相好———阿婵！”祖堃苦笑：“你别乱打
一耙哦！明天一早，我们就到娘舅妗母那里去
讲讲清爽，免得我里外不是人。”娇鹂冷冷一
笑：“你要去你去；反正，我是再不会踏进她的
家门———太伤人心了！”

那天，从上虞出来，祖堃就进了制药行业
的“五反”学习班，还被列为重点学员。平时不
关心政治，上进心不强，但材料、报纸上揭发
的事实铁证如山，振聋发聩，使祖堃顿感无比
震惊和愤慨，当即就写了决心书，要求参加
“五反”检查队。他想，上级这样信任自己，这
回一定要好好表现。弄好了，说不定还能当上
国家干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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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洛夫希望我和他一起飞起来


